
骑车拜访女朋友
岩香屡次邀我去他们寨子去做客。我说路太远，也没有时

间。岩香见屡邀不成，说了实话，上次他拿回去的糖给了女朋友，
女朋友很高兴。岩香一时兴奋，告诉女朋友说认了一位上海知青
做大哥，她就催着他邀请我去寨子里做客。岩香说，我如果不去，
他女朋友就认为他是在说谎了。这下我倒为难了，考虑再三，我
答应岩香一定去，但今天不行，下个星期我一定去。岩香见我同
意去了，高兴得一下子抱住我，并说到时来接我。
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岩香把我说成是他认的大哥，我怎么

着也不能空手到他家里去。那时候家中弟妹相继工作，条件略有
好转，经常会寄东西过来。那几天，我正好有个邮包正在途中，我
想等收到东西再去。
此时恰逢中秋过后，寄来的包裹中有一盒广式月饼，我思忖

着就带这盒月饼去。八只月饼在现在不算什么，在那时候却可以
说是比较稀罕的，尤其是来自上海。一个星期后，岩香来了，还生
怕我变卦，见我已做好准备，他非常高兴。我在几天前就向另一
位上海知青预借了一辆广州产“五羊”牌自行车，当下把月饼放
进挎包就出发了。
中午过后，我们俩一路先至大勐龙，然后右转至五营和六

营、十营的分叉口，继续骑行。过了好几个寨子，路两边越来越开
阔，都是即将成熟的稻田。不看远方的山脉，真有点像江南平原，
比起我们在山沟里的十二分场让人有胸襟为之开阔的感觉。
那天岩香是把我直接带到他女朋友家里的，他说自己家寨

子还在前面更远的地方。还没到楼前，岩香已经大声地呼唤了。
一群傣族姑娘应声从楼内来到晒台上，均身穿素白紧身衣，下着
水红水绿五彩缤纷筒裙，花枝招展。姑娘们唧唧喳喳地和岩香说
着什么，岩香满脸笑容，大声回答。
这是一幢在西双版纳到处可见到的傣家竹楼，上面住人，下

面养鸡鸭和猪，一半地方摆放着劈好了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禾。岩
香陪着我上得楼来，姑娘们推推搡搡地捂着嘴笑个不停，把其中
一位最漂亮的姑娘推上前来。我虽然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但看
姑娘们的表情和岩香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知道这就是岩香的
女朋友了。岩香很懂礼貌，拉着女朋友，陪我先到晒台上向一位
坐着的傣族老米涛（老奶奶）打了照呼，然后又一起向里屋的长
辈问好。我送上带来的月饼，岩香在边上不停地说着什么，我明

白他是在向长辈介绍我。两位长辈显得很高兴，不停地
点头，和我拉手。出里屋后岩香张罗着让我坐下，他的

女朋友送上了一个大搪瓷杯泡上的糯米
茶，竹楼内顿时弥漫着浓烈的糯米香
气。

我让岩香正式给我介绍一下女朋
友，岩香说，他女朋友名叫“玉叫”，比他
小一岁。玉叫和其他姑娘不同，显得有点
羞涩而稳重，眉清目秀，长得很端庄，和
岩香很般配，我很为岩香感到高兴。那晚
岩香又去叫来两位傣族小伙，我们一帮
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分两桌围坐在低矮
的小圆桌边。晚餐是些傣家自己腌制和
凉拌的叫不出名称的菜，味道酸酸辣辣
的，我们喝着包谷酒，都很兴奋。岩香和
伙伴以及姑娘们不断向我敬酒，那晚，在
知青中酒量也算很好的我有点醉了。岩
香陪我睡在了他伙伴家里。
第二天，玉叫拿了一瓶大口罐头瓶

装的猪油和一包糯米茶让我带回去，说
见我昨天喜欢喝糯米茶。真是个细心的
姑娘。我推却不了，收下了。玉叫陪着我
们走出寨子，虽然语言不通，她和我用手
势、眼神交流，岩香在一边做翻译。玉叫
让我以后再来，我则请她以后和岩香一
起到我们连队来作客。岩香一定要陪我
到大勐龙，我们骑行了很远，回头见玉叫
仍站在路边向我们张望。

! 邵国良

! ! ! !从此，我们俩成了朋友。岩香不管是一个
人或者是和伙伴路经十连，总要来看看我。时
间长了，其他知青见到岩香来了，就高声呼唤
我，告诉我傣族朋友来了。
在农场几年，经常到大勐龙去赶街，和少数

民族经常接触；农场搞“政治边防”时，我也曾走
村穿寨，就是和连队附近的曼龙坎、曼中坚寨子
里的傣族也没少打交道，似乎没什么感觉。自
己也感觉奇怪，怎么就会和岩香一见如故、这么
有缘呢？我们俩的交流经常引得其他知青发笑。
我能结合手势说一点傣语，岩香的汉语水平又
太差，我们在一起时，看上去像是在玩猜谜。但
双方最后总能靠意会，搞懂对方的意思。

岩香一般不在我这里吃饭，最多喝点水。
有一次，快到吃午饭时，岩香又要走了，我不高
兴了，说农场条件再差，不管好坏有什么吃什
么，岩香见我不高兴了，就不再推托。从那时
起，也没有什么讲究了，我们俩的关系更深了
一层。
岩香经常会捎些水果来给我，那天，岩香又

和伙伴路经我们连队，带来一大捆甘蔗给我。
路那么远，甘蔗又很重。我对岩香正色道：“我
们做朋友可以，但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你
的心意我领了，以后不要再送东西来。”岩香似
懂非懂，始终笑嘻嘻的，对他真有点没办法。我

拿出家里寄来的一斤装“百花”奶糖塞给他。岩
香看着漂亮的塑料包装袋，透明部分露出包装
精美的糖，隐隐约约的奶香沁人心脾，像个孩子
般爱不释手，兴奋不已，稍加推辞就收下了。
岩香这位傣族小伙，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

很阳光、时尚的小伙子。衣着一贯很整洁，脸上
常带笑。他比一般傣家小伙活跃，热情好客，聪
明，直率，喜怒哀乐都在脸上，毫不掩饰，这也是
我喜欢他之处。他对知青们的穿着，尤其是对上
海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我当时有一件天蓝色“的
确凉”长袖衬衫，岩香见我身上穿着这件衬衫，
摸了又摸，一副很喜欢的样子，我说如果你喜欢
我让家里给买一件寄来？岩香说好的，一会又说
等不及了，就喜欢我身上的这件，结果硬从我身
上脱下这件衬衫穿在了他自己身上。衬衫大了
一号，他把袖子捋起，下摆束在腰里，丢下钱，硬
把衬衫给穿走了。

我还曾经为岩香买过一块深蓝色表面的“上
海”牌手表，也是应他的要求。不知道他从哪里看
到过一个知青戴着彩色表面的手表，连比划带讲
述，我好不容易才搞懂他的意思。表从上海寄到
时，我和他相约一起到大勐龙邮局去取。拿到包
装考究的小木盒时，岩香迫不及待地打开，取出
手表就戴在手上，一路向街上的傣族小伙炫耀。直
到现在，岩香那洋洋得意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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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香是一位壮悍
漂亮的傣族小伙子，比
我略矮一点。我和他认
识时已经是我们知青
在农场期间的后期了。
那是 1976年雨季刚
过，岩香刚19岁，满
脸的稚气，但人很精
神。与他的那段亲密交
往和深厚的兄弟情，至
今深深印刻在我的脑
海中……

一顶军帽巧相遇
傣族小伙出行喜欢三五成群，每

人骑一辆自行车。车擦得锃亮，在龙
头和三角杠等处细心缠绕着大红大
绿的绸带。车还未到，一串串响铃声
就急促地从身后传来，夹杂着音量很
高的说笑声。若路旁恰有傣族少女路
过，小伙们更是急于表现自己，故意
从姑娘身边擦过，笑语欢声不断。飞
车驰过后转了弯，已见不到车了，可
铃声仍不绝于耳。

傣族小伙平时并不穿民族服装。
他们休闲时的标准装束是一身自制
的黑色或蓝色咔叽布中山装，特别喜
欢戴一顶草绿色“的确凉”军帽。实在
没有正宗的，就用一顶类似的充数。
我和岩香就是因为“的确凉”军帽而
认识的。
那时部分知青也喜欢戴军帽。军帽

内沿用折叠好的报纸作内衬，串连队或
看电影时戴上觉得很神气，是那时的时
尚。我当时有一顶八九成新的“的确凉”
军帽，是我探亲回家时，学生时代的好
友当兵复员后送给我的。那天我感觉不
适，请了假去卫生所，戴着军帽，沿着拖
拉机路去营部。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自行
车铃声，我让出道路，两辆自行车飞驰
而过。车越过我十多米停了下来，跳下
了两位傣族小伙，其中一位五官端正的
陌生小伙笑眯眯地看着我，让我觉得有
点莫名其妙。等我走近，小伙子用半傣
半汉的话很客气地向我打招呼，自我介
绍叫岩香。他陪着我步行，说了许久，我
才弄明白，他是对我头上戴的军帽感兴
趣，说要买我头上的军帽。我看着他头
上已戴着的军帽，有点迷惑不解。他感
觉到了，一手扶车，一手摘下头上的帽
子，告诉我说是借来的。我不置可否，他
很耐心地陪着我走到卫生所，知道我是
去看病，问了我的姓名，是十连的，说明
天送一只鸡给我补身体，然后就走了。
我也没有在意，回到连队也就忘记了
这件事。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休息，外面嚷

嚷着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竟然是
岩香。只见他满头大汗，见我出
来，高兴万分，支好车，从车后座
解下一只“嘎嘎”乱叫的老母鸡和
一只鸭子。我把岩香让进屋，倒了
一大杯水给他，岩香一饮而尽，指
指躺在地上挣扎的鸡和鸭子，说
送给我。看着岩香真诚的眼睛和
红通通的面孔，我很感动，好像一
瞬间和他心灵上有了某种沟通。
当下，我把军帽给了他，但表示坚
决不接受他的礼物。岩香急了，说
军帽不要了，鸡和鸭子一定要给
我。俩人比比划划，争执半天，最
后我只好答应他把东西留下。
我和岩香用半傣半汉的语言

加手势谈了半天，才知道他住的
曼康傣寨离我们十连很远，有十
多公里，靠近十营。他父亲是寨子
里的生产队长，平日里接触的汉
人多，岩香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汉
话比同龄人好。今天他是专程找
我来的。我没想到他是这么大老
远过来的，心里很感动，当即要杀
鸡留他吃饭。岩香无论如何也不
肯，坚持要走。我知道他是知晓知
青窘困的生活状况，对他更加有
了好感。岩香戴上那顶草绿
色“的确凉”军帽，兴高采烈
地走了。

礼尚往来亲如故

依依难舍临别情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善于交朋友的人，说不清为

什么和岩香的情感会如此深厚，或许是他身上那种
天真无邪、质朴的精神感染了我。他很敬重我，我也
真的把他当作了跨越民族界限的兄弟。

!"#"年初，知青陆陆续续准备返城了。岩香得
知后，有点黯然神伤，到我这里来的次数多了，但话
少了很多，爱说爱笑的他常常会很长时间地保持沉
默。$月 %日，我和十二分场部分上海知青包了一辆
“解放”牌卡车，动身离开大勐龙。出发前一天，岩香
来送我，带来些茶叶和土制的红糖。
那天我在理东西，岩香默默地看着我，我问他想

要些什么，平时和我毫不客气的岩香，说什么都不想
要，回过头去，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心里也很难受，想了一会，从箱子里拿出一件

藏青色全毛麦尔登呢中山装。这件中山装是我第四
次探亲时带回来的。买这件衣服时我起了个大早，在
南京西路靠近黄河路口的“培罗蒙”排队买来，当时
的价格是人民币 &'元，是“的确凉咔叽”中山装的升
级换代服装，刚刚时兴，是当时男青年中最昂贵、气
派的衣服了。知道我们要回城，连队附近寨子的几位
傣族中青年几次三番上门来要向我买，我都没卖。
岩香曾见过我穿过，知道这是“毛呢”衣服，眼光

里充满了羡慕。我知道他喜欢这件衣服，就说要把这
件衣服送给他，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岩香很是惊
讶，说：“这怎么可以？”
“衣服带回去占地方，回上海还能买到。”
“那我给你钱。”岩香又说。
“给钱衣服就不给你了。”我坚决地说。这么推了

几次，岩香才接受了。
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就吃饭了。晚餐是我们几位

知青和湖南老工人老李一家一起吃的，岩香陪着我
们吃了临别前的最后一次饭。晚餐很丰盛。我们在老
李家小伙房内各显其能，把所有存货都拿了出来。李
婶从屋后菜地采了木耳菜、葫芦瓜等，炒了很大一盆
鸡蛋。喝了酒，知青们很兴奋。九年奋斗，明天就可以
回上海了，大家情绪上有点失控。岩香却吃得很少，
话也不多。
岩香本来要留下过夜，第二天送我们出发，我坚

决不允，说天还早，让他早点回去，以免家里担忧。那
时，没有什么更多的联系方式，我把家里的地址写给
了他，岩香把他寨子的名称告诉了我。我一直把他送
出二里多路，岩香坚决不让我再送了，和我紧紧地握
手拥抱后跳上自行车走了。我目送岩香转弯直到看
不见他的身影，才怅然回到连队。

拉开被子准备睡觉时，从被子里掉落出一卷
钱，点了一下，是五张十元的。我明白了，是岩香趁
我不注意时塞在我被缝里的。我很感动，同时觉得
不是滋味。

$月 ()日我终于回到了故乡上海，第二天我就
到上海牛奶公司下属的机械厂报到了。两个月后，稍
事安定，我给岩香写了封信，二十多天后，意外地收
到了退回来的信。批条上是地址不详，也不知道当初
岩香告诉我地址时是没说清楚，还是我记录得不对？
不知何故，岩香从来没给我来过信。以前的老屋早已
拆迁，地址也已作废了。

*))&年，我回过一次农场，但时间太紧，寻找岩
香的计划只得搁浅。算下来，我的傣族兄弟岩香也已
经 &'岁了，不知他可安好？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
的限制，我和岩香没有合过影，相互间也没有交换过
相片。我有一个愿望：有生之年，有机会再回农场，我
一定要尽力去找寻岩香，重续我们汉傣民族间深厚
的兄弟情谊！本版插图 杨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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